
蛙池樂隊：當觀眾一半喊「牛逼」，一半對喊

「大女人，太蒂了」

「隱喻就是一種新的語言，就是無政府主義的語言。我不能對着幹，那我就說聽不懂的。你就聽不

懂我就成功了。」

廣東搖滾樂隊蛙池在香港站的巡演現場。攝：林振東/端傳媒

要完全理解廣東搖滾樂隊蛙池的歌曲，搞清楚創作語境（context）大概是很重要的。小紅書和知

乎上不乏有文學專業背景的分析者和資深獨立音樂聽眾，批評歌詞「沒有連貫性和邏輯性」，沒有

相應的文學水平卻要「故弄玄虛」。評價包括「像我奶奶說的夢話」「輸入法關聯詞」「毫無厘

頭」。比如2021年發行的單曲《啞牛》裡那句「好漢撲街購物廣場」，就「有種畫虎不成反類犬的

拙劣感」，一些網民如是說。

2024年10月2日，在蛙池巡演的香港站，主音金依依在演出期間講了一段話，這是她專門爲香港準

備的。她特別介紹了《啞牛》。在此前的一些訪問中，樂隊曾提到歌詞「啞牛開荒田，架設通天

橋」是第一次經過港珠澳大橋時的感受。這一次更直接。「我提到那首歌是2019年的夏天寫的。我

說，今天在香港演唱這首歌，還是有點特別，不僅是因爲有新的編曲，」金依依回憶，「我還介紹

了我認識的一位香港朋友，說這位朋友移民去英國了。」

平時，金依依和這位朋友聯繫頻率不算高，可能一年會互相問候一下近況。2019年香港社會動盪的

時候，金依依去關心朋友的狀況，對方回答：我已經做好了同歸於盡的準備。而當她再一次問起朋

友近況，朋友說，自己已準備移民英國。



蛙池主音金依依。攝：林振東/端傳媒

「這也是一個象徵，是2019之後香港移民潮中的一個。那些內容就是我在香港站想說的話，就必須

在當下說掉。」金依依說，但觀衆沒有什麼反饋，大概因爲現場全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讓她

感覺自己說這話的「場合不對」。

大概只有知道《啞牛》的創作背景，我們才讀得懂「好漢撲街購物廣場」。不僅如此，我們可能也

才因此讀懂整首歌的歌詞，比如「你登上他的桃花島」是哪個島，「鐵馬冰河入夢來」是夢見了哪

一場戰爭。

「網紅樂隊」標籤：一種語言陷阱

張開所有嘴

就一刻氣息交匯

骨和肉融在田園

我們的田野

——《田野》

樂隊初次巡演，其中這種獨特瞬間的回憶太多了。蛙池成立於2017年，但2024年才完成了他們的

第一次巡演。樂隊最初由主唱金依依、吉他手迪生、貝斯手三丰、鼓手浩仔組成，他們都是在廣東

工廠區一代成長的小孩，早年更多是業餘一起玩，並沒有很多時間真正鑽研。2019年，樂隊發佈第

一首單曲《扎辮》。2021年是關鍵的一年：樂隊迎來另一名吉他手阿豪加入，並發行了第一張EP

《啞牛》；也是在同年，他們登上音樂綜藝節目《草莓星球來的人》，隨後《孔雀》等單曲迅速走

紅，歌曲片段在短影音平台上廣爲流傳，音樂中獨特的力量、關注基層勞動者的視角爲人稱道。在

流量時代，他們和那幾年的另一些樂隊一道，被冠以了「網紅樂隊」之名。2023年他們發佈了第一

張專輯《郊遊》，次年便開始全國巡演，並且演到了香港、東京和大阪。

「勇氣是很需要鍛鍊的。邊界也是需要去突破的。你一次次去挑戰那些你覺

得像水馬一樣有威懾力或者是在維護自己的框架的東西，嘗試多了以後，就

會覺得自己變強了。」



蛙池第一張專輯《郊遊》。

與此同時，他們也在節目平台幾乎銷聲匿跡。這支在網絡和平台走紅的樂隊，卻在後來選擇遠離這

條河流。樂評人王碩曾在對談中提到，蛙池拒絕了更爲知名的音樂綜藝《樂隊的夏天》的邀請，原

因是《樂隊的夏天》由京東集團贊助，而京東的創始人劉強東被指控涉嫌強姦。對此樂隊表示，除

此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不想接受剪輯。「因爲綜藝是另外一種媒介。剪輯本身是一種語言，

它摘除了一些它不想要說的東西。我們不想被摘除，不想讓它們決定我們以什麼樣的面貌示人，所

以不想去。」金依依說。

經過了三四年的沉澱，去年開始，已經較少有人稱呼蛙池爲「網紅樂隊」。在金依依看來，「網紅

樂隊」這個標籤是一種語言陷阱。「我們已經不在這個名單裏面了，但這個標籤還活着。」金依依

說，「這個標籤我一直覺得是不成立的。不僅是對我們來說成不成立，就是對於音樂領域裡面，也

是不成立的 。這個分類其實是它（輿論意見）自己創造的分類，分類本身就是有見解的。為什麼你

認為需要創造一個新的門類給樂隊？其實就是因為想這麼去評價我們。 如果你要去評論音樂的話，

你要麼就從風格去分類，或者和音樂有關的一切，比如說器樂搖滾，情緒搖滾，甚至說是一個五人

樂隊或二人樂隊，都是合理的。但當你在說它是『網紅樂隊』的時候，這是很明顯的偏見，因為它

跟音樂完全無關。」

「我覺得很不公平，我會主張所有人不要再被這個語言陷阱所困擾。」 

建構自己覺得ok的語言

對於蛙池這樣流行於社交媒體的樂隊來說，他們以前和樂迷的接觸大多來自網絡，「通過平台瞭解

他們的所思所想，瞭解他們的生活片段」。但這次巡演，他們見到很多線下真實聽衆，使樂隊對樂

現場觀衆喊的是「大女人，太蒂了」。「蒂」字代指陰蒂，是源於中文網絡

激進女權社群的流行語，通常用於極致的讚美，對抗國語俗語中用「屌」「太

屌了」來表達厲害、優秀的意思。



迷的印象更立體。他們會在演出和簽售匆匆的接觸中，觀察自己樂迷的喜好，穿着，年齡，帶着哪

些其他樂隊的週邊。而每一個城市的互動都是獨一無二的：

在天津站，金依依在演出期間，聊了自己近日來月經，以及月經如何影響她的創作、表演和生活，

並鼓勵大家多談月經的感受。

蛙池香港站巡演現場。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廣州站的感覺如同回家，很多熟悉的朋友到場，當中有些參與了歌曲或MV的創作過程，出現在現

場讓她「有一種時間和空間打通了的感覺，感覺很好」。

在大連站，發生了一件網上廣爲流傳的事件。當時演出氣氛熱烈，部分觀衆沿襲一貫觀賞中國搖滾

樂隊現場的傳統，在場下不斷高喊「牛逼！」，與此同時，另一波主要由女性組成的聲音逐漸整齊

地喊着「金依依，大女人！」，雙方逐漸形成對峙之勢——在中國網絡語境中，一些性別觀點認

爲，「牛逼」等一類帶有女性生殖器官的日常口語或髒話含有潛意識侮辱女性的意思，卻被習以爲

常，因而反對這一類語言被習慣性使用。

「喊『大女人』這一波越戰越勇的感覺。我覺得那個場面很有張力，我對此需要有一個回應。」金

依依說。於是她在演出間隙的講話中表示，非常高興喊「大女人」的人在構建新的語言，構建自己

覺得ok的語言。

於是在後來的香港站，現場觀衆喊的是「大女人，太蒂了」。「蒂」字代指陰蒂，是源於中文網絡

激進女權社群的流行語，通常用於極致的讚美，對抗國語俗語中用「屌」「太屌了」來表達厲害、

優秀的意思。

而網絡的傳播會演化所有事情。後來一次演出講話中，金依依不得不澄清自此事發展而來的謠言

——蛙池的現場不讓人喊「牛逼」。她說，自己爲新語言的出現感到高興，但你可以喊你想要的任

何內容，作爲搖滾樂隊他們不會限制任何表達。她鼓勵現場的對話與交流，但也說，自己知道自己

在這個場合手握咪高峰（麥克風），跟場下的觀衆存在權力的不平等。

回望這些演出現場的互動，她這樣總結：「所有我在現場的台上說的話，是非常當下的想法，沒有

這個場合的話，這些都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被問及巡演的體驗是否會刺激未來的創作，吉他手阿豪斬釘截鐵地說「會」。一旁金依依反倒揶揄

起來，「你這麼有信心？」

「你讓小孩捏個太陽，他可能就是弄一個藍色方形的太陽。」



創作與成長

冬天回家的時候 請妳重新認識我

我又學會一支歌 不唱給妳可以麼？

——《朝花》

蛙池如今的創作方式，和早年有所不同。從樂隊成立到2021年之前，「樂團不算走上正軌，演出不

是特別多，因爲演出不多就不會太多排練，基本就是遠程溝通多一些」。金依依說，以前常常是先

有編曲、器樂的東西，樂手給幾個和弦的走向，再繼續發展，再填詞曲。一段一段地完成，寫完就

不太再雕琢。

「其實我們早一點的歌，都是主歌，副歌，主歌，副歌，要麼就是重複的很多。」她以流傳甚廣，

講述工廠女工的《孔雀》一曲爲例，歌曲是先有了一個貝斯的動機，在那種比較後朋的風格基礎上

不斷發展，填上詞曲，使得一首她認爲原本算平淡的歌曲發展得情緒比較爆裂。

蛙池單曲，講述工廠女工的《孔雀》。

外界批評蛙池一些成品水平青澀，其實和團隊自己的感受不謀而合。

「那個時候我們其實沒有什麼創作者的視角。」金依依坦承，「還是那種拼湊在一起，然後弄一個

什麼東西出來的感覺，就像小孩子捏泥巴一樣。你讓小孩捏個太陽，他可能就是弄一個藍色方形的

太陽。他只能做到這種程度，就會給一個這種東西。」

她進一步解釋，是否具有有創作者思維，是匠人與藝術家、練習者和創造者的區別，這是蛙池渴望

抵達的目標。她認爲每個個體創作想法的成長需要時間，有些人比較幸運，可能來自創作世家或藝

術院校，很早就知道「創作」是什麼，不太需要練習的過程。但蛙池需要練習的過程，需要經歷磨

合，再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創作者思維。



在2021年之後，阿豪加入，樂隊走紅。演出機會開始邊多，排練時間多了，成員有更多時間在排練

房打磨。2023年3月開始，金依依和浩仔開始全職做音樂。

如今蛙池的創作傾向大家聚在一起，從零開始寫一首歌。「寫歌就會大家聚在一起寫，從無到有，

不會再先有一個什麼東西，然後開始寫這樣。」阿豪說道，「可能會jam十幾二十分鐘的音頻，然

後我們在那基礎上挑出來，削東西。」他們還會力求詞曲貼合，例如考慮向音樂的音色、速度和使

用的樂器，是否符合歌詞本身要表達的東西。在新的專輯中，基本不太再出現歌詞重複的副歌。 

「就真的會有一個紅色的、圓的太陽。」金依依說。

但他們認爲樂隊「還沒有完全發展出自己風格」。金依依認爲，第一張EP算一個習作，有很多模仿

的東西，第二張感覺還在「收集」：「就是進入比如民族音樂的範疇，或者從時間上往前回溯，去

找民謠那個時代的風格，就感覺我們還在『收集』，只是視野更廣了一些。」

這種廣闊的收集，也使得他們的風格難以歸類。網絡上有人認爲蛙池屬於後朋，屬於情緒核，或者

屬於數學搖滾，新專輯又給人以一些世界民謠的感覺。蛙池自己表示，儘量不定義自己的類型。

蛙池香港站巡演現場。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覺得做音樂的話，就像寫作一樣吧。當你要寫一篇文章或者小說的時候，如果非常明確，說我

要寫一個像意識流的東西 ，或者是我要風格上像杜蘭特那種的，其實你在有這個想法的時候，你已

經沒有在真正創作，已經在做前人做的東西了。」金依依說，「我覺得有在風格上有自己的野心的

樂隊，應該都不太會用一個風格來限定自己，那就很無聊。而且你會發現，因爲在某種『風格』裏

面，你做的東西所有都有人做過。當一個東西已經形成風格的時候，這個東西就做到頭了。」

創作時，蛙池的團隊沒有一個明顯的領袖，所有事情都在排練房發生，創作的時候一切討論都很透

明，沒有什麼信息上的鴻溝。「我們需要彼此的參與，也沒有人特別擅長獨自編曲。」金依依說。

他們也幾乎不吵架。「可能跟我們自己生活方式也有關。我們沒有人把音樂當成唯一重要的東

西。」金依依說。日常他們有些人會一起踩單車。在東莞的街頭，住虎門的幾個人會踩着單車穿過

大半個城市，去找阿豪吃飯。

阿豪認爲，樂隊的共同經歷會激發創作的想法。他回憶起2024年9月19日晚的經歷，當晚樂隊成員

各自出發，原本準備去觀看日本樂隊Hitori的深圳專場演出，Hitori是蛙池巡演東京站的聯合演出嘉

賓。演出的前一天，9月18日，一名就讀於深圳日本人學校的10歲男童被44歲的男子鍾某刺死。下

「在風格上有自己的野心的樂隊，應該都不太會用一個風格來限定自己。當

一個東西已經形成風格的時候，這個東西就做到頭了。」



午5點多，正在路上的阿豪接到了金依依的消息，她前往相關地點獻花，剛放下去的鮮花很快就被

保安收走。其他成員馬上前往了金依依的所在地，和她一起「守護鮮花」。隨着下班時間來臨，前

往的人群逐漸邊多，他們眼看著鮮花越來越多，保安態度也並不強硬。一行人在那裏「守護」了一

個晚上鮮花。

當晚回家後，阿豪就寫了一首歌。「第二天馬上叫我們去排練，」金依依說。

幾天後，阿豪聽見了那個學校的校歌，才發現校歌的內容和他音樂想表達的感受是那麼像。「都是

希望和平，不要有仇恨。」

蛙池主音金依依。攝：林振東/端傳媒

金依依在舞台上用歌詞和講話表達觀點，其他成員用音樂表達觀點。「比如《田園》就跟疫情的生

活狀態很像，」阿豪說，「封鎖了，然後解封了，然後又封了…所以前奏的節奏聽起來，就是

123，123 ，1234，123的樣子。」

關於觀點表達，樂隊成員之間互相有一種信任。無論在歌曲內外，金依依都是一個經常表達各種想

法的人，對社會各種議題有著明確的見解。儘管蛙池的成員價值觀方向總體一致，但總有些時候，

有的成員可能沒有關注一些領域，有的成員可能表達上沒有那麼激烈。但他們對於把對外表達交給

金依依這件事，有一種基本的信任。「他們知道我是一個好人，是善良的人。一來是信任，一來是

他們也大概知道，我是在做對的事情。」 

總體來說，金依依認爲成員們很尊重她在舞台上的表達。「有點像已經賦權給我了，就是我來負

責，他們也相信我能拿捏尺度。」

價值觀

我不拒絕踏進這條河流

我應該做的全都做了

很溫柔 你問我 這水溫還ok麼？

——《河流》

蛙池的歌曲有不少討論生活的掙扎，充滿力量的演唱方式也給予作品飽滿的情緒。金依依以前學美

聲，也喜歡張惠妹，唱歌的方式聲音很大，有爆發力，她說，這樣容易被人聽見。但實際上，金依

依形容，蛙池樂隊成員都「比較善良，而且其實挺陽光的，大家沒有吃過很重的苦」。她笑說，

「我覺得在北京的樂隊可能比較苦一點。」確實，蛙池寫了比如《朝花》一類關於童年困境的歌，

「但我覺得這很普遍，就誰還沒有點童年創傷？」

「因爲我是女生，那些父權的東西會持續地影響我。」



可能最爲人所討論鋒利表達，是金依依在歌曲中和演出言論中展現出來的女權意識。「因爲我是女

生，那些父權的東西會持續地影響我。」

金依依大學就讀於廣州的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大概2014年左右，中國的女權行動派在廣州發源，遍

地開花。在街頭，鄭楚然（大兔）等女權五姐妹等人發起的女權行動、行爲藝術等活動引起不少討

論，在學院中，中山大學的艾小明等學者牽起了不少關於女權主義的探索和思考。廣外的南校區和

中山大學很近，金依依在那時候初次接觸到女權主義的概念。「但我那個時候其實非常的不敏感，

那個時候我是一個還沒有感受到被這種不公壓迫到的人，只是知道有這些人在做這樣的事情，並沒

有覺得它跟我有關，或者是我可以出一份力。但是就是一種很潛意識層面的啟蒙。」

2017年成立於廣東省東莞的蛙池樂隊。

再長大一些，她把目光聚焦到女工這個群體身上。作爲在深圳龍華長大的工業區的孩子，畢業找工

作時她開始正式審視自己的身份。「我是個深二代。我爸媽在我大學畢業那個年紀，其實都已經在

流水線上打工好幾年。」

她的父母後來幸運地步入管理層，抑或自己創業，奠基了她當下的人生。在她的人生岔道上，她觀

察著身邊的人，有種觸碰到了命運的感覺：「我們很多親戚，姑姑叔叔他們，可能機會沒有那麼

好，就還在打工，還在工地裡面工作。」面臨此刻的人生選擇，她感覺到，不同的道路好像都會指

向不同的命運。粵語歌《小唐》，記錄了她的童年好友，當中唱到友人每一步的命運，都反襯了這

種無常。

「但是我後面得出一個答案。不管我是去工廠或者說當白領，我覺得都是服務於一個系統，都還是

在『廠妹』的敘事中。共性就是，我們都是流水線，或者是螺絲釘，然後就是我們都是女人。可能

我們有共同一定要面臨的命運：比如說我要不要生小孩？我對於母職有什麼思考？以及我們有身體

上的共識，比如我們就可以聊月經，是我們獨屬的一些經驗。」

畢業之際，金依依開始做一個系列記錄。她採訪了身邊不同選擇的女性畢業生，找工作的，讀書

的，出國的，問她們的規劃和期許，問她們對四年前和如今的自己有什麼想說的。「其實我是想從

她們的身上看到我自己的可能性。」畢業之後，金依依成了一家食品公司的職員，員工宿舍就在工

廠區女工宿舍的對面。「我目光投向了我們那個工業區裡那些女工，她們年紀跟我也一樣20出頭，

但她們好像他們好像更……更清醒，我不知道能不能這麼說。」她認識她們，採訪她們，了解她們

的生存狀態。



所以後來就有了走紅一時的單曲《孔雀》：鬆糕鞋，女人街，爲月經初潮的女兒下單買內褲。金依

依形容這首歌的視角有共時性。她生長在大城市，大學畢業，擔任公司職員，並不是工廠女工。但

她是女工的孩子，朋友，她也是某種女工，因爲她認爲她們都在流水線上，「在烏泱的大街，同樣

的劇情爲我們編寫」。

另一首熱門單曲《河流》講的是關於選擇的故事。「因爲我是一個J人，所以我就很害怕自己後

悔，」金依依說，「畢業之後，我已經在工作了。我就覺得，如果我去學音樂或者從事藝術相關的

工作，會怎麼樣？最終的決定就是我進了一個相對大的公司，去做那種管培生，有保障、感覺比較

有前景的那種工作。」

 「這其實是我的價值觀。就是我會選一個盡量讓自己不會太後悔的選擇，覺得其他事可以等一下。

但一方面這樣也是我的宿命，我會發現自己永遠走在中間。我知道我選擇它，只是因為它比較安

全，另一方面我自己所謂的夢想一直放在我的日常的最底部。然後我就在這兩邊中間走，我覺得兩

邊我都沒有盡全力。」

蛙池香港站巡演現場。攝：林振東/端傳媒

無政府主義作爲一種生活方式

你說完我說 說到太陽都掉落

慢慢悠悠來站成個秤砣

長命功夫就來長命做

——《郊遊》

如果說上述早期歌曲聚焦在具體的人或者事上，2023年的蛙池專輯大概開始提出更系統的主張。他

們融入了更多世界音樂、民族音樂的元素，不再是先有曲再填詞，而是詞曲同步創作。《郊遊》是

一張評價參差的專輯，有的人認爲進步明顯，有的人認爲沒有以前尖銳，也有人一如既往地評論他

們水平不行。在體驗了2024年的巡演之後，2025年上半年的蛙池主要在音樂節演出，下半年準備

集中精力投入創作。成員表示，接下來會繼續探索世界音樂的風格。「第一波巡演完，音色上面我

自己還是不夠滿意。接下來也會很關注聲音上的問題。」阿豪說。

金依依表示，近幾年自己正在慢慢關注無政府主義的生活方式。「如果真的要思考光譜的話，我覺

「不管去工廠或者說當白領，都是服務於一個系統，共性就是我們都是流水

線或螺絲釘，都是女人，有共同一定要面臨的命運：比如說要不要生小孩？

對母職有什麼思考？以及我們有身體上的共識，比如可以聊月經。」



得每一個人都會倒向無政府主義。」她笑說，之所以對無政府主義感興趣，是因爲現實有太多解決

不了的東西。比如歌詞報批制度。

在專輯同名單曲《郊遊》中這樣唱道：「吃著荔枝，我們圍着偉大領導坐，你說完我說，說到太陽

都掉落……把天平扶穩嘍，慢慢悠悠來站成個秤砣。」

蛙池主音金依依。攝：林振東/端傳媒

單看這些歌詞，她感覺或許沒有人會聯想到無政府主義。金依依認爲，無政府主義的生活方式，是

以很微弱的行動來構建自己的話語空間、實體空間，表達的空間；哪怕沒有辦法改變現狀，但我們

至少可以嘗試去談論它。圍繞着它也可以，「我們可以只是出現，吃點喝點，載歌載舞，然後圍着

那些我們想要去質問的。」她在構建這種想像，也想作爲一種鼓舞，希望有越來越多的人參與那種

「你說完我說」的活動，「感覺那種邊界也是需要慢慢去摸索」。

「隱喻就是一種新的語言，就是無政府主義的語言。我不能對着幹，那我就說聽不懂的。你就聽不

懂我就成功了，至少我能說出來。我可以發電報給能懂的人或者願意懂的人，這就是我的目標。」

但在她看來，在音樂中埋藏隱喻甚至算不上行動。「只能算一種表達吧。我的理解行動應該要更透

明一點，你的音樂應該要說清楚你的主張。」她說。「所以我覺得我們沒有辦法稱自己爲行動。我

覺得中國就沒有行動——中國行動主義者的行動只能是一次性的。」

行動的標準很高，但無政府主義作爲一種生活方式，可以融入到生活方方面面。阿豪說，比如減少

消費，互相換物送物，其中也算一種。金依依以韓國發達的地下亞文化爲例：就因爲韓國的資本、

財團勢力強大，小衆文化只能構建自己的空間。「最好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電波，自己的空間，同

溫層的人都知道去哪裏找可以聊得上天的人。而不是大家都陷入虛無和迷茫，上班又不想去上，上

學又不想去上，又很不滿意，但又不知道跟誰說。又比如我們工作的方式。不買太多衣服，不陷入

購買、賺錢、消費、賺錢這種循環。以及合作的方式，你幫我我幫你，並不是說我要花很多錢才能

完成我的項目，分享，付出。」

「我們沒有辦法稱自己爲行動。我覺得中國就沒有行動——中國行動主義者

的行動只能是一次性的。」



比如《郊遊》的MV就是以這種互幫互助的形式完成。朋友之間自己拍自己導，收很少的費用。MV

中有一個在夏日跳現代舞的女孩，沒有穿胸圍。「當時本來買了乳貼，結果是花瓣型的，貼上去更

明顯。」

於是導演、舞蹈員和主唱三個女性拍案決定，不要乳貼了。「我們自己的價值觀裏面沒覺得有什麼

問題，主要考慮的還是審核的問題。（最終成功播出）這是最好的狀況，往邊界那邊又推了一

下。」

「我自己表演我也不穿bra，反正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這樣。」金依依說，「實踐自己相信的東

西，儘量的不去理會審查或者世俗的眼光，這還蠻重要的。」

比如蛙池有時會在演出前開放一小段時間，給想要展示自己作品的朋友播放自己的作品。「不一定

帶來很多流量或關注，但我可以確保有一個空間讓你的作品被聽到。」他們曾經播放過一名女性歌

手的說唱作品，聊到很多女性不太有處理情感關係經驗，然後身體情感受傷，出現了諸如「流

產」，「做愛」等詞彙，在灰色地帶成功讓人聽到她的作品。「我覺得這種試探未必是可複製的，

但我在這個場合就這樣做了，就像發傳單一樣，有幾個人能看到就算幾個人。我覺得這種嘗試你不

能完全放棄，就試一下，說不定可以。」她表示，《郊遊》中提到的「你說完我說」，就是這種感

覺。

「勇氣是很需要鍛鍊的。邊界也是需要去突破的。你一次次去挑戰那些你覺得像水馬一樣有威懾力

或者是在維護自己的框架的東西，嘗試多了以後就會覺得自己變強了。」金依依說。

蛙池《郊游》Official Music Video蛙池《郊游》Official Music Video

「最好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電波，自己的空間，同溫層的人都知道去哪裏找

可以聊得上天的人。而不是大家都陷入虛無和迷茫。」「我自己表演我也不穿

bra，反正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這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eUoCXdAmWs

